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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宣手記  — 林俊牧師 專欄


編者按：
林俊牧師夫婦，年事已高，且在疫情期間，又再啟程遠赴法國，從事三年的宣教行程，故此是我們的好榜樣，是身體力行的「宣教人」。荷蘭宣教後回港一年半，在香港努力作後方動員及培訓，如今出發，再度往前線為天國事工努力。正是現代的迦勒： 

老當益壯👍
不忘初衷👀
退而不休💪
一生盡忠👋


回應世態、勇於宣教
香港的疫情持續及肆虐，港人在嚴厲的抗疫狀況下，熬過兩年了！滿以為七十多日的零感染紀錄，可以換取正常生活的回復。怎知因管控疏忽，一時大意的緣故，而產生了第五波的傳播感染。接著全港實施更嚴重的限制，及醫療制度的崩潰，成千上萬死亡重病個案叠增！本已疲弱的經濟，更是雪上加霜！市民何處能獲解困?

前一陣子，我因健康條件的限制，不便注射疫苗，外出便要戴雙重口罩及面具，這是我無可選擇的應對辦法。每天緊追政府不斷變更的防疫禁令，同時又要掛念、關注極多染疫的親朋戚友、弟兄姊妹們的病情、顧及他們的感受，分擔著那住在環境惡劣，被困於隔離營多位姊妹的苦愁，再加上驟來的俄烏戰爭消息，及看到螢幕上生靈塗碳的畫面，使人感到心力交猝。更且政府「封城」的消息，導致市民盲目搶購日用品食物等情，凡此種種，香港人感覺身歷「瘋城」之苦！。連位處偏遠我家居的大澳，也受到不大不小的牽連！ 

	許多友人傳來不幸的遭遇，使我想起宋代文人蘇軾，他21歲中進士。幸得皇帝賞識，前途似錦。但還未及把喜訊告知家人，母親卻突然離世。當年送行的母親身影猶在，此刻回鄉卻只見她的墳墓。七年後，蘇軾離鳳翔官職返京，妻子卻病重不治而逝。一年後父蘇洵也離世。蘇軾在八年𥚃，嘗盡至親離世哀痛。本可晉升宰輔，卻又遭告密而被貶。更且朋友怕牽連禍延而遠避他，正是一生坎坷。
他曾說：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。」人生像是漂泊的飛鴻，偶然落在雪泥里，留下些指爪印，人生是無奈無常。如何迎抗？ 

身處困境，我們確需要有強壯的心靈。我們的基督信仰有上主惠賜的這份恩典，在各種天災人禍的環境中，似乎是邪惡勢力在肆虐。宣教士就像舊約時代的先知，要急切呼籲世人認罪、悔改，強調神要審判那些忽略在患難中的最弱小的弟兄。求主賜力量給宣教者，忠告世人、喚醒沉睡者，主必快來！ 

同行有您

由於許多弟兄姊妹擔心我未打疫苗而容易染疫症，因此我必須向大家，交代一下我的實況。前天我已經打了第一針疫苗，因為快將出發宣教了。二月初按心臟科醫生提議，若確定去外國宣教，才值得付出代價，接種疫苗。 

從荷蘭回港剛剛一年半，我一直在承接未返港前的感召，去法國宣教。在申請簽證過程，多番努力，沒有成功。但我這年半在大澳、在市區卻有許多事奉機會，更多牧養特別需要的人。受到機構、神學院或教會的邀請，我曾經考慮承擔長期或短期的工作，也有一些海外事奉工作機會，更有考慮透過移民英國，換取機會轉去法國宣教的策略。但是我只是「心動」：卻沒有明確「感動」。反而在不經意下，因報讀一所法國大學，在香港辦的三年網上進修教育學的課程，並在得不到差會協助申请工作簽證時，轉用此學生身份，作為我最後一個嘗試，就在三個月內，我和師母都獲得往法國的簽證。 


作為牧者，在香港正值移民潮時去宣教，總有些心理上的障礙。許多人問我究竟是為了移民才去宣教，抑或是為了宣教去移民。這個問題我在1993年去比利時，進修三年時已經被質疑，以為我是為移民而去進修，不相信我會「九七」前回港。後來一九九六年畢業後，回港事奉了十九年。無疑我嚮往寧靜的外國生活，但我更看重神的差遣和給我的使命，至於是什麼身份去做，有沒有經濟支持、去多久、去那裏、做什麼？我任憑主安排。 


從荷蘭回港與闊別一年的師母重聚，感覺到她受香港政局及疫情影響，因而情緒被困擾。我知道夫妻分離異地他鄉，長達一年之久，代價很大！人情上我應該中途中斷在荷蘭的事奉回港的。而設法離港移民英國或加拿大等英語地區，是適當的選擇。在加拿大的妹妹，也想為我安排，但是我不敢擅作主張，只想讓主安排調動。正如「人生六十耳順，七十知天命」的格言吧！三月初得簽證後，這兩、三周泛起離情別緒，對主信心不足，使我為前景忐忑不安！正值負責教導以賽亞書，內中信息，充分地挑戰我信靠主的能耐，這訊息來得十分適切。

主啊！你知我缺乏自信心，信靠神的心志微弱，求主加添信心，賜我力量克服擔憂。期望主也感動你，參與神給我們的宣教使命，與我們同行！ 


倖存？被存？

「倖存？被存？」，這是近年多次自省的問題。我既屬「鏡中衰鬢已先斑」的白頭高齡人仕，為何還外出，參與為期兩、三年的宣教？盤旋心中的問題：「繼續為期三個月的短宣，不就輕而易舉？」這種念頭經常浮現腦海中，揮之不去，「心動」多次。但心底裡更明白，我是神的僕人，沒有自主權，理應順從聖靈「感動」，順服神最終的決定，採取相應的「行動」！ 

兩年多前，與我年紀相若的弟兄陳醫生離世，接著多位年齡相近，甚至比我年輕十年左右的好友，也先後相繼安息主懷，令我傷感悲痛！但最強烈的感受，我是「倖存」者！近月更發現，我長期服用的藥物中，有一種副作用：就是增加感染細菌的風險。而疫症這兩年多以來，我既曾在疫症肆虐的荷蘭短宣一年，當地人不喜用口罩，我又住在常有感染、又不設防的老人屋苑，經常外出探訪及茶聚、飯聚。期間也去了疫情更嚴重的法國，短宣九天，卻「倖存」地回返香港，想起來真是揑一把汗！ 

	在港這一年多，經歷多波疫情，且因身上有長期病患，不宜接種疫苗。至今年三月初，因為獲得法國簽證，按心臟醫生檢驗後提議，才打第一針。但這期間，在毫無選擇情況下，出入醫院、診所、殯儀館和教會。不停地與多人接觸，飯聚傾談，甚至探訪和提供物資，支援疫症患者。暴露在疫毒下，仍然至今「倖存」，從俄烏戰爭的角度看，我更看到自己是被主存留者！簡稱「被存者」。 


我沒有心存僥倖，只想把握機會，努力事奉，多活一天，便應多做一天。故此我每次外出，必採多重的預防措施。也曾因覺身體不適而憂心。面對體內兩個重要器官，長期覆診和每日服藥，故此不斷提醒自己：健康有限、活力漸減、生命短暫、不該糟蹋！
後來主感動我，接受了法國圖魯茲宣教士的邀請，一年多簽證申請過程中，處處碰壁，使得我既氣餒、又焦慮。若不是長期病患的人，是不體諒我這種心情。但我仍感謝主，給我在港期間有機會事奉，讓我經歷多種從未有過的體會和學習，也面對自己的軟弱，在掙扎中尋求成長。相信是上帝給我裝備，為著未來事奉的經歷鍛練。你若與我一樣有「被存者」或「倖存者」的感受，靠主承擔使命成長，並分享我這個「被存者」，在新的宣教工場，服侍主的經歷。 


寒 冬

當年底前冬至那天(十二月廿一日)，即是一年中最長的黑夜，最短的白天。我的心情也特別配合，我心泛起蘇軾兩首《寒食詩帖》的第一首的「今年又苦雨」和第二首末句的「死灰吹不起」。心情沉重因為好友弟兄病重，姑丈身故，親母剛離世十年，而社會氣氛又進一步嚴寒。 蘇軾由於政治上反對王安石變法，被調離京師，再因文字獄被貶到黃州，到第三年寒食節的時候（清明節），蘇軾看到簡陋的住房，再想到被貶的遭遇，心生感窮途末路，想到寒食節典故，於是提筆寫出《黃州寒食詩帖》。我心情與他的悲愁在共鳴，久久不能平復！元旦日好友那令人哀痛的消息如苦雨驟來，無法再壓抑的情緒爆發了！心如死灰無法吹起！至今十多天了，才能寫出悼詞： 
	
智安，在沒有心理準備下收到你離世的消息！沒有道別的機會，只能無奈地接受你的離別。相信你並不甘心這樣的去世！沒有機會用到新藥，本來是見到一綫曙光，卻無法享用。在彌留時你有怎樣的心情？ 

你應該是不甘心的，但卻也見證你為熱愛生命，用盡你每一點心力，你沒有向命運低頭躺平。你若果有不甘心，是因為痛惜每一個禱告和金錢支持著你的人的心力。我們的主也許是叫我們用這個方式，向你致上無限的惜別，用具體的愛心支持作為感謝你在人生旅途上，為我們立下了不向死亡屈服的榜樣。我心裡彷彿聽見你向我道別，並囑咐我接你的棒，去服侍未有機會信主的華人，去繼續發我們曾分享那共同的夢！也為大澳的需要繼續努力！謝謝你一直作我戰友，靈友，摰友—-俊敬輓。 


從「寒食節」說起

農曆清明前的一兩天，是「寒食節」，有禁火的習俗，民間流傳此節期，起源於人們紀念忠臣介子推。他是春秋時跟隨晉公子重耳流亡的大臣，曾割自己腿上的肉，為晉公子充飢。重耳後來做國君(晉文公)卻忘恩，記起要封賞他時，他和母親卻避到綿山隱居，堅拒出任官職。晉文公為逼介子推出山，竟放火燒山，介子推寧被燒死也避任官職。晉文公便把這天定為介子推的祭日，命人民這一天禁用火烹調食物，為他哀悼。 

人生的路如何選擇？在乎願意跟隨的對象，我既一生享受主耶穌的恩情，當報知遇之恩，我餘生短暫，仍能有生命事奉，豈不是情誼難卻？我既無意跟人追逐權位，便應甘心順服恩主，任從他差使。在2020年六月，神給我一個像聖經中所記的馬其頓呼聲，叫我過來幫助圖魯茲的宣教工作，我感到一陣特別的感覺，於是求印證，最後我確定了。但是不知道怎麼去實現。我用正常程序申請，等了一年多沒結果。但是轉用一個偶然報讀網上的課程學生身份申請法國簽證，竟然兩三個月就批出一年簽證，到埗後極可能一次過辦理到多一兩年的居留許可。這樣我可以用學生身份居留，以學生身份參與宣教工作。感謝主有「香港宣教會」接受我們為短期宣教士協助差遣我們到法國。 

從1983年暑期歐洲短宣，差不多四十年來，上帝未停止過感動我。心中常想起和記掛當年在巴黎、史特拉斯堡、米蘆斯等法國城市短宣工作中體會到的華人福音需要和教會的建立。這些感動也驅使我關心後來積極關注越南柬埔寨的需要。1992年在比利時魯汶進修，卅年前的事了！又點燃了對歐洲的大陸移民及學生的宣教心。因著種種原因，至七年前才決定提早退休，去一步一步實踐這個宣教感召，從數次三個月一期的巴黎或荷蘭短宣，至2019至2020二零年整整一年再赴荷蘭短宣，現在又準備作兩至三年法國圖魯茲(Toulouse)的宣教。這是法國第四大城市，空中巴士出產地，有不少華人學生及工程人員在此居住，但未有華人教會。傳福音及造就華人信徒的契機明顯在此。 
	
我預計今年八月底前出發，正是我剛到六十五歲之金齡。真是名符其實的「金齡宣教」了。這次師母會再辭去工作一起去(兩年前已請辭一次去荷蘭)。她放下愜意的工作，我們要離開熟識的生活地方和習慣，去適應一個完全陌生的新環境，語言、天氣、文化、抗疫理念及醫療制度等完全不熟識的生活，且沒有親友及熟悉的教友照應，這使我們十分戰兢。且現在疫情及戰爭威脅相比香港，更有迫在眉睫的感覺。但在危難當前，更應奉主差派去完成主交託要傳播的平安的福音。 

對我們而言，這是未來兩三年我們每日生活中所要面對的挑戰，且還要達成建立一個華人教會的目標。為這些挑戰和目標，感謝主有宣道會大澳及恩澳堂答應作我的差遣教會，恩典生命堂作支持教會，她們都是與我們事奉成長有深厚關係的群體，像腓立比教會在各種困難中仍願憑信心承擔。(林後八2)我們極需要你在後方的支持。希望你能持續為圖魯茲的華人得救恩祈求，為我們在前方面對的挑戰和目標禱告，為我們有時因信心不足而有的擔憂，求主加添信心。寒食節提醒我知所敬畏，知所效忠。願我們一起盡忠於差遣的主。 


恐懼是一份祝福

我那天逃避了去火葬禮，因為在安息禮中我的眼淚沒停過。程序中有一個環節是說Fear is a blessing (恐懼是一份祝福)。因為知所敬畏，就懂得順服。能對生命無怨無悔，是生命的英雄了。但是….「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。」惟嘆英雄氣短！「是非成敗轉頭空。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白髮漁樵江渚上，慣看秋月春風。」留下來的痕跡只刻於心間，遊走於朦朧的回憶。肅穆的禮堂依舊迎春風，但人面已去！「一壺濁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談中。」笑談不再，只有哀悼，只待天家再暢聚！由恐懼到敬畏，再順變！叫死亡別狂傲！多英雄的氣概！但是，敬畏神是一生的，那麼恐懼和順服也要一生了。我深深的靜默，消化這一切。 


人誠然一生都在恐懼中。由呱呱落地，哭訴驚懼，到學校到試場到職場到醫院到離場，都常常是在恐懼中跨過。若非有上主同在，能將恐懼轉化為敬畏，如何可以安然睡覺？覺悟敬畏上帝，就得體會人世間生之掙扎，何等需要生之勇氣！學像空中飛人，伸出雙手作信心的跳躍，然後讓上主接著所伸的手，安全帶著飛人渡到彼端，恐懼和順服成為一體。主，讓我們宣教，叫人甘心恐懼，甘於敬畏，以致得勇氣，得樂享安息。阿們！ 


教會的兄弟   牧者的同伴

剛過的主日，教會，我們神的家失去了洪兄弟，他突然離世，消失的是他的身影、他的笑聲、他的幽默、他的…、最叫我懷念的，是他的友情和兄弟情。有他，許多在神家裡被透明的人(被長期忽視的人)可以有兄弟，因我見他常找他們，勸勉、鼓勵和陪伴，開放自己的家招待他們。關心他們的身、心、靈的需要。他是他們的兄弟，雖然他們有很多稱為弟兄姊妹的人，但好像只有這個兄弟常在！也許他也是在教會中常被忽略的人，有感同身受之心。他為神家中不和的關係焦慮，他單純地努力地盡力去復和，又作和平的使者幫人修補關係。現在有誰接棒肯做教會的兄弟呢？ 


我在荷蘭的一年，他成了我很密切的同伴。我期望扭轉教會的牧養文化，採用門徒訓練作栽培，他第一個報名。我想注人宣教文化，舉辦短宣兩次，很少人和應，只有一次成行，但兩次他都第一個報名，多少個灰心沮喪孤零的日子，有他同伴，每次到他家吃飯，都會額外預備我喜歡的飽點及榴連甜品，我不懂用腳踏車，他推車陪我走路，我教導的課程及主持的聚會，他都參加，絕少缺席。我返港前收拾不及的行李，都堆到他家。他陪我去探訪他關懷的兄弟，要深夜才能回家休息，但是他第二天要很早上班的！我深深覺得他是我在荷蘭的弟弟。 


我等待這位弟弟待我去法國宣教時，和我呼應，我等待可以見到他成家立室，我期待見到他感染到更多兄弟出來，我等待他更新成長做個宣教士….。但主卻接他去了。但願他留在人心中的回憶，向我們說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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